
投稿要求如下：
图片故事———以有趣的照片

为由头， 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
事。 可以是今天的故事， 也可以
是昨天的故事 （每篇1至4张照片
均可， 800字左右。 请注明您的
真实身份）。

工友情怀———以真实的工友
间发生的事情， 表达工人阶级的

互助情感 （每篇800字左右， 要
照片）。

工会岁月———以照片为由
头 ， 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
（以一个故事为主， 800字左右，
有1至3张相关图片）。

青春岁月———讲出您青年时
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 每篇
500字左右 ， 署名可尊重您的要

求 。
家庭相册———以家庭照片的

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 （每
篇300字一张图）。

■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
老照片吗？ 您身边发生过
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 ？
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
的事情？ 如果有， 那就用
笔写下来 ， 给我们投稿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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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红围巾
□刘希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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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相册

□□林林国国强强 文文//图图

有关母爱的记忆

母亲一向硬朗健康， 她辛苦
地操持着家务而无任何怨言。 我
们兄妹均已各自成家， 都有一份
公职， 平日里忙于工作， 只是到
礼拜天才到母亲家。 每每看到脸
色红润的母亲， 便以为她身体健
康。 孰料病魔早已乘虚而入潜伏
深藏。 直至一日妹妹陪母亲去医
院检查， 才获悉母亲患了晚期淋
巴癌， 顿时惊得我们目瞪口呆。
以后的日子里， 我们四处求医问
药 ， 但母亲的病情依旧没有好
转， 瘦得不成样子。

多么希望奇迹在母亲身上出
现， 可母亲终究没能创出奇迹。
在苦苦搏击了七百多天后， 母亲
还是撇下了她所挚爱的儿女们，
离开了这个她深深依恋着的世
界 。 “逝者已矣 ， 生者何堪 ？”
这种痛苦的经历， 在我一生的记
忆中永远不会磨灭。

生命是个过程。 明白人主张
“潇洒走一回”， 可乘鹤而去的母
亲哪里有什么潇洒， 只是苦苦地
走了一回。 那日送走了母亲， 一

家人心绪难平。 想着母亲平日对
我们的慈爱， 想着母亲含辛茹苦
地 操 劳 了 一 辈 子 ， 心 里 就 十
分难过。

我太多的记忆， 都与母亲有
关。 在母亲生前兴奋地谈起我出
生那一天的情景， 脸上漾着仿佛
第一次看到我时的幸福笑容……
每每陷入这样的画面， 我感觉在
母亲的身上集合了天底下所 有
母亲的吃苦耐劳 、 贤惠忘我 。
在 母 亲身上 ，有我永远读不尽
的 母爱。

母亲是我 “不识字 ” 的导
师。 如果回忆起来， 我人生的第
一个老师正是识字不多的母亲。
是她首先教会我明辨是非善恶。
母亲文化程度不高， 但凭着做母
亲的本能， 她始终认为读书对于
她的孩子们总归是有益的事， 为
此， 她竭力要把儿女培育成有知
识的人。 在对待儿女的教育上，
她远见而开朗。 她教育我们要学
好， 要做好人， 自立自强。 母亲
有很多 “规矩”， 现在看来都是

一条条处世的哲学 ， 为人的道
理 。 比 如 “不 许 浪 费 粮 食 ” ，
“不可讥笑衣服破旧的人”， “爱
劳动才会有出息” 等等。

母亲一生节俭。 在那个生活
资料极其贫乏的五十年代， 她凭
着勤劳和智慧操持着整个家， 在
清贫的生活里用心力营造家的温
馨和欢乐。 母亲爱美， 尽管穿着
朴素， 但总是合体干净， 而且也
这样要求家里每一个人 。 我知
道， 母亲希望自己留给我们的印
象是美丽的， 我们留给别人的印
象也是得体的。

母亲贤淑、 和气， 与邻里和
睦相处 ， 与人为善 。 自我懂事
起， 很少见到母亲与人红过脸，
吵过嘴。 母亲离开时， 左邻右舍
自发集合来送母亲最后一程， 从
他们哀伤的眼神中看到了母亲几
十年的为人。 母亲作为一个普通
平凡的缫丝女工， 在人世的最后
一程， 走得平静体面。

时光有如白驹过隙， 一晃母
亲离开我们已近二十年了。 思念
的日子里， 那些无根的记忆总会
在泪珠中逐渐显现， 许久不忍隐
去……母亲活到70岁， 我始终没
有很好地孝敬她， 待我明白欠她
老人家的情太多太多时， 却已经
无法弥补， 因此愧疚常常揪着我
的心。

母亲， 此刻我是多么强烈地
感受到您的存在。 回味着您曾经
给予过的那无穷无尽的浓浓母
爱， 您的关爱， 还时时在我的生
活里， 一遍遍地陪伴着我， 翻洗
平淡却又踏实的日子……

■工友情怀

在我的相册里， 有一张40多
年前的照片， 是当年工厂团支部
欢送老支书那一刻的纪念照。 照
片中第二排右三年纪大的就是车
间工会主席、 共青团支部书记龚
师傅。 看到他慈祥忠厚的面容，
我的眼泪禁不住扑簌簌落下来。

那是1975年， 我作为下乡知
识青年， 在农村奋斗了七年， 回
城后招工到县机械厂铸造车间当
翻砂工。

在当时有 “车钳铣 ， 没有
比； 铆锻焊， 将就干； 去翻砂，
就回家” 的说法。 意思是， 翻砂
工是高温 、 危险 ， 苦脏累的工
作 ， 这样的工作不如回家不干
了， 特别是我一个女孩子， 按理
实在不适应这样的岗位！

我带着十二分的不情愿来到
铸造车间。 车间工会主席兼团支
书龚师傅收我为徒。 考虑到我是
高中毕业生， 有文化， 推荐我当
上了车间核算员兼职车间工会的
女工委员。

铸造车间环境和工作的艰苦
名不虚传， 造型的海沙被高温的
铁水融化了， 形成细细的粉尘，
随着呼吸， 透过工作服， 风帽、
两层口罩钻到鼻子、 气管和肺叶
里。 造型用的铅粉是黑黑的石墨
粉， 细细地随着热气飘荡， 透过
工作服的缝隙落到皮肤上， 怎么
洗都洗不掉。 每天下班以后， 除
了牙齿和眼睛是白的， 浑身上下
都是黑， 皮肤也慢慢变得黝黑粗
糙。 作为正青春爱美的女孩子，
真的难以接受。 龚师傅重活累活
抢着干， 倒铁水浇铸件的时候，
用身体挡住我， 生怕火红飞溅的
铁水烫了我。

当时， 我们企业是县城的骨
干企业， 经常加班搞大会战。 因
为我们工种是重体力， 工厂每天
给我们发放加餐 。 令我奇怪的
是， 龚师傅每一次领到加餐的时
候， 都急忙把东西塞到带饭的饭
盒里。 看到大家有说有笑地吃东

西， 他就一个人躲了出去。 别人
悄悄告诉我： 龚师傅家孩子多，
老伴有病， 家庭生活困 难 。 他
是把食品带回家里 ， 给有病的
老伴吃……

望着龚师傅消瘦的面庞， 我
很心疼， 急忙把我的那份加餐拿
到龚师傅面前， 撒娇地说： “女
孩子饭量小， 吃多了胖了就不漂
亮了！ 您帮我吃点儿。” 以后我
中午带饭，特意多装一些，吃饭的
时候，先把饭菜拨出一半，故意愁
眉苦脸地说：“吃不下去了。”请龚
师傅帮忙解决“困难”。

就在拍照片的第二天， 是龚
师傅调岗前的最后一班岗， 一场
意外发生了。 我们浇铸大工件自
动控制机床的时候， 浇铸铁水吊
包的自动控制系统出现故障， 铁
水猛然倾倒下来， 工件浇铸完成
以后， 不能复位。 炽热的铁水溢
到砂型的四周， 遇到潮湿变成红
红的铁渣随着热气飞溅到四周。
千钧一发、 危在旦夕， 如果不能
及时排除， 将会发生严重的安全
事故。 这时候， 龚师傅一个箭步
冲到铁水吊包前面双手死死抓住
手动复位装置， 强行让铁水吊包
恢复正常。 龚师傅的防热手套冒
烟了， 工作服着火了， 但他没有
放手。 大家拿起消防工具帮助龚
师傅， 避免了一场严重安全生产
事故的发生， 而龚师傅因严重烧
伤住进医院。

后来， 龚师傅因工伤提前退
休了， 没过几年， 龚师傅因疾病
缠身， 英年早逝。 工厂为了照顾
龚师傅的家庭， 特招他儿子顶替
接班。 每当我再发加餐的时候，
都会把我的那份交给龚师傅的儿
子， 让他带回去给龚师傅多病的
老伴……

四十多年过去， 现在的生活
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变 ， 丰衣足
食 。 可是 ， 当年那一份简单加
餐的情感， 依然深深地刻在我的
脑海。

■■青青春春岁岁月月

□董占华 文/图

记忆里， 父亲是个大大咧咧
的人， 豪爽、 干练， 但也常常丢
三落四， 但就是这样粗枝大叶
的人 ， 却给我织了人生第一条
围巾。

28年前， 我刚上小学， 母亲
在偏远的一个乡村做了代课老师
后， 照顾我和妹妹的任务， 自然
而然就落在父亲肩上。 那年冬天
奇冷， 为了御寒， 我穿上了家里
所有厚一点的衣服， 也学着其他
同学的样子， 找来小型油漆桶，
四周打上孔后， 在里面放上木柴
生火， 但即使被熏得眼泪直流，
那点火的温暖也持续不了多久。

听人说， 系一根围巾就像多
穿一件毛线衣 ， 身上会暖和许
多。 父亲突然喜滋滋地对我说 ：
“我帮你和妹妹一个人织条围巾，
那样你就不冷了。” 就在那个夜
里， 父亲把自己身上那件结婚时
买的红毛衣脱下， 费了九牛二虎
之力， 终于把它们 “肢解” 成一
个一个的毛线团。

父亲从隔壁王婶那里借来毛
衣针， 而且从李妈那里学会了厚
实的元宝针， 我在煤油灯下做作
业的时候， 父亲就在旁边， 借着
微弱的灯光， 用笨拙的双手为我
们织围巾。

因为不熟练 ， 他不是打错

针 ， 就是掉了针 ， 常常拆了重
来 ， 我劝他 ： “爸 ， 还是算了
吧， 不急这会儿， 等妈放假回来
再给我们织也不迟。” 可父亲却
一板一眼地说： “你只管你自己
做作业就行 。 你爸我啥事不会
干 ， 难道还被一条围巾难倒不
成？ 你看你俩的小脸儿冻得小花
猫似的， 你们又不是没妈妈， 别
让人笑话。” 父亲其实真是个能
人， 木匠、 泥瓦匠， 理发匠， 没
有哪一项能难住他， 见他执意如

此， 我也就不再阻拦。
一寸、 两寸、 三寸， 围巾越

来越长， 有时候又越来越短， 父
亲常常对自己的手工不满意， 拆
了重打 ， 打了重拆 。 一个星期
后， 属于我的那条红围巾终于横
空出世。 第二天， 我喜滋滋地把
它围在脖子上去上学， 身上果然暖
和了许多 。 同学们见了也都羡
慕不已， 因为我是班上第一个戴
围巾的人。 那鲜艳的红颜色， 似
乎要把整个冬天都温暖起来。

父亲后来又为妹妹织了同
样一条围巾 ， 我们两个系着同
色同款的围巾上下学， 常引来旁
人的一阵艳羡。 那条红围巾， 一
直伴我读完小学、 初中。 每年冬
天， 它都是我脖子上永远飘扬的
旗帜。

上中专后的第一个冬天， 女
同学中有巧手的买来毛线织围
巾， 我也在她们的带领下， 用仅
有的零用钱买来各色各款毛线，
为自己织了各种款式的围巾。 那
条红围巾便 “下岗” 了。

可是， 我却从没有给父亲织
过一条围巾， 也从没想过给父亲
织一条围巾。 中专三年级那年春
天， 父亲因病突然离世， 我永远
也没有弥补的机会了。

那条红围巾由于年代久远 ，
失去了原本的亮丽颜色， 边角也
有些破洞， 但我一直没舍得丢。
看到它 ， 就仿佛父爱的温暖犹
在， 温暖着我此后人生的每一个
寒冬。

铁花飞溅的青春


